
【蹲点手记】

←6 月 9 日，在
距离金马商场不远
的一个路口，几位
上了年纪的农民工
正在等活儿。

←6 月 8 日晚，
紧邻漷马路的城中
村。在这里，一晚
上 20多元就能租一
个床位。

←6 月 3 日 晚
11 时 47 分，几名农
民工在路灯下纳凉、
下象棋。在路对面
是一处灯火通明的
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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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凌晨 4时 30分，天蒙蒙亮，紧邻北京最大新兴

工业区——亦庄经济开发区的马驹桥一带，已经开始了一

天的喧哗。

在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的漷马路旧线与兴华中街的十

字路口，作为马驹桥著名地标的“金马商场”是最先热闹起

来的地方。晨光越过地平线，光柱照在街口每一个人的脸

上，影子拉得老长，填满了人与人之间所剩无几的空隙。

人们有的从附近城中村里走出，有的从街头醒来，从零

零散散的几个人到人声鼎沸，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在这两条街上集中着

二三十家劳务中介公司，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劳务一条

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低廉的房租，不少外来务工人

员常将这里作为来京务工的第一站，生活、趴活、上工……

周而复始。与正规招聘市场的劳务人员不同，这里的劳务

工年龄普遍偏大，他们没有学历和技术做敲门砖，有的只是

一身力气。

“上人了！上人了！工地工地！180 元一天！”凌晨的

安静，在招工人的叫喊声中被打破。不到两嗓子的工夫，人

群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招工人围住。几番交谈，口头协

议达成，上车，走人。

这里招的大都是日结工，有的去工地、有的去工厂、有

的去物流公司……

在其他人争相登上面包车前往工作点时，也有人一直

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看着手机，连头都不抬一下。

“早上的活儿，大多数都是很挑人的，身体不好不行，年

龄超一点也不行，基本上超过 55岁就不要了。现在活越来

越不好干，价钱还比前两年都要低。”来自河北邯郸的老李

说道，自己刚满 50岁，来马驹桥已经十几年了，前几年是在

附近的厂子里工作，后来厂子破产了，就开始来这边打零

工。“多攒点钱，家里的孩子还要上学、娶媳妇。”老李一边说

着，一边伸着脖子寻找自己的目标。

马驹桥闯生活
本报记者 王伟伟 蔚可任 摄影报道

4月13
日下午，马
驹桥一劳务
中介公司工
作人员在门
口休息。

对于初入职场的我来说，采访马驹桥

劳务市场是我学习摄影以来最兴奋也最纠

结的一次拍摄。之所以兴奋，是因为这是

我在学生时代很难接触到的题材。之所以

纠结，是因为当我面对一个个陌生面孔时，

我无从下手，也不知如何审视这一现象。

这里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属地管理者

不止一次痛下决心治理，但总是“按下葫芦

起了瓢”。这里又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京少

有的栖息地，他们在这里能够谋一份差事，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引发的纠纷和社

会矛盾也层出不穷。

马驹桥被人诟病最多的就是招工乱，

而乱招工的对象不少是那些被正规劳务市

场拒绝的低技能劳务工。超龄的老年农民

工、因病无法通过体检的青年人、征信黑名

单上的“老赖”、破产待业的小老板……他

们也想着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停止漂泊，然

而现实的种种经历也常常让他们无奈地选

择了马驹桥。

矛盾在这里凸显，似乎也在这里化解。

“我觉得马驹桥是为我们在这个城市

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有了继续留下来的

可能。”一位常年在此趴活儿的力工这样描

述马驹桥对他们的意义。但从现实来看，

马驹桥劳务市场的存在也从另一方面印证

了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一个让

人爱恨交织的地方。

城市要发展，外来务工人员要生存。

“疏”与“堵”如何权衡？当这种两难问题摆

在人们面前时，马驹桥的存在似乎就成为

了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观察城市发展的

样 本 。 如 何 治

理，考验着社会

的 包 容 和 管 理

者的智慧。

在北京东南六环边上在北京东南六环边上，，有一个叫做马驹桥的乡镇有一个叫做马驹桥的乡镇。。因常年聚居着大量的外来因常年聚居着大量的外来
务工人员务工人员，，久而久之久而久之，，这里自发形成了北京大型的这里自发形成了北京大型的““日结工日结工””劳务市场劳务市场。。

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低廉的房租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低廉的房租，，使得这里成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来京落脚的使得这里成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来京落脚的
第一站第一站、、奋起的出发地奋起的出发地、、失意的避风港……失意的避风港……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招人的工头和劳务中介逐渐减

少。这时天已经大亮，气温开始升高，但是这个街口依旧

“人满为患”。并不是所有人在这里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有的人已经开始放弃了今天的趴活，开始和身边的人侃起

了大山，也有的人依旧在街口张望，“再等等看”。

“家里也不知道我这个情况，就知道我在外面打工，我

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也不敢说在外面有多苦”。来自河南

的郑嘉群，刚刚来到马驹桥，30 多岁的他想靠着一身力气

给自己的家撑起一片天。

“我们都习惯了，身边太多干一天休三天的人，还有的

干半个月，休息三个月呢。现在长活都压钱，日结的都要

工作 12小时才可以，虽然挣得少，但能看见现钱，累了就休

息，没钱了再说。”生于 1997 年的刘晓坤说，自己没怎么念

过书，很早就来北京打工了。“有钱了住单间、没钱了睡大

街”。刘晓坤也曾梦想着在马驹桥能闯出一番天地，但现

实的无奈让他关心的只剩下眼前的工钱和饭钱。

曾有人感叹北京在这里折叠，一边是孕育着商机的经

开区，一边是混乱的劳务市场，而每天穿梭其间的就是生

活在这里的数万名外来务工人员。

这里在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栖息地的同时，也成为有

些人失意时的避风港。“落魄必闯马驹桥”的顺口溜就是人

们对马驹桥的另一种诠释。

来自东北的罗勇强，曾是一名创业青年，做生意赔钱

后，便来到马驹桥。为了节省开支，他住着 450元一个月的

单间。爱干净的他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屋内的空气里

弥漫着花露水的淡淡香味。

“都有难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有落魄的朋友没

钱来马驹桥找我，我一定会带他吃一口热的。”生活在马驹

桥，罗勇强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他说，朋友多了路好

走，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在罗勇强看来，自己目前的窘境是暂时的，“但人就像

弹簧，现在已经触底了，期待反弹的那一天”。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爱恨交织马驹桥

6 月 4
日 4 时 43
分，马驹桥
路 口 挤 满
了 找 工 作
的打工者。

↑6月6日6时6分，罗勇强在街头一边吃着1.5元一个韭菜鸡蛋馅儿的包子，一边在人群中寻找工作机会。

↑6月4日5时6分，大量农民工为能第一时间抢到工作机会，已从街口涌到马路中央，造成道路堵塞。

↑6月 9日 5时 2分，一名招工的男子在街头介绍自己招人的工作要求以及薪资待遇，当天他在这里
招到了3名工人，人均200元一天。

左一：6月 8日下午，
在一处废弃的集装箱内，
来自甘肃的一名农民工
结束工作后正吃他当天
的第一顿饭。为了节省
开支，在天气转暖的时
候，这里的不少务工人员
会选择在户外过夜。

左二：6 月 8 日晚 9
时，罗勇强在一家中介公
司询问当天的招工情况。

左一：6月 9日
清晨，在距离兴华
中街不远的一处空
地上，几名刚睡醒
的农民工正在谈论
找工作。

左二：6月4日
下午，在马驹桥一拆
迁地上，一名打工者
晒着太阳玩着手机。


